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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类似的“黑救护车”垄
断院后转运业务并非个案。

6 月 15 日，南岗区公安分局又打
掉了盘踞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下称“哈医大三院”）的“黑救护
车”团伙。

该案专案组成员武保国告诉记
者， 这是一个以李新武为主犯的 9 人
团伙，组织架构、垄断模式与张小滨团
伙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团伙成员
包括哈医大三院一名正式在编护士。

李新武团伙不仅在哈医大三院内
部拦截外来院后转运车， 还曾经追出
医院。 武保国说，2016 年，哈医大三院
的一名患者乘坐外来的转运救护车出
院后，正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团伙成
员驾驶“黑救护车”沿途追赶，超车、别
车、倒车撞击患者所乘救护车。直到家
属表示要报警，肇事的“黑救护车”才
答应不再争抢患者，双方自行离开。

“我们找到的很多‘黑救护车’团
伙的被害人不愿作证。他们说，当时曾

经向 120 求助，想找正规救护车转运，
但 120 并没能及时提供服务。 ” 陈超
说，这些被害人表示，“黑救护车”虽然
收费高，但毕竟及时出现，解了自己的
燃眉之急。

6 月 26 日， 记者致电哈尔滨市
120 急救中心， 询问有无急救车可转
送病人。接线员表示，当天的长途转运
救护车及医护人员均已派完，若用车，
需次日再电话预约排队。

对此， 哈尔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
处处长闫松告诉记者， 现在的医疗救
护中， 确实存在院后急救无法满足患
者需求的问题。 闫松称， 根据数据测
算，院后转运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20
辆救护车， 才能基本解决供需平衡的
问题。

在全国其他地方， 医疗机构的院
后转运同样存在供需矛盾。 2014 年 2
月，国家原卫计委曾出台《院前医疗急
救管理办法》，但院后转运管理仍为空
白。 （新京报）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 一个专门提供院后转运业务的“黑
救护车”团伙悄然运转了 10 年。

从重症监护室开始，患者和家属就被团伙内揽生意的成员盯上了。他们会
发送广告小卡片，留下“黑救护车”的联系方式，还会收集患者的出院信息，随
时向团伙内的排班、调度人员通报。 而团伙外的正规救护车，都被他们的打
手、与他们勾结的医院保安挡在了医院的大门外。

从该团伙的账册来看，仅半年，一辆“黑救护车”就赚了 47 万元。
5 月 1 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区分局打掉了这个“黑救护车”团伙，23

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但这样的团伙在哈尔滨不止一个，仅一个半月之后，南
岗区分局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打掉了另一个类似团伙。

哈尔滨“黑救护车” 调查：

揽活的、打手、调度员，一个不缺

陪老伴到哈尔滨看病的黑龙江
讷河人赵洪军，从没想过老伴会死在
院后转运的救护车上。

那是 2018 年 5 月底， 赵洪军的
老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下称“哈医大一院”）的重症监护
室内病危，赵洪军等家属决定放弃治
疗。 按照当地风俗，快要离世的人最
好能够回家， 与亲人们见上最后一
面。

讷河距离哈尔滨 400 余公里，老
伴要想回家，必须找一辆能拉重症病
人的救护车。 早在陪妻子住院时，赵
洪军就收到过许多“救护车转运服
务”的小广告卡片，正面写着“哈尔滨
康顺救护服务中心，全国各地病人护
送”和联系手机号，背面载明可接送
长途、短途患者出院转院，吸痰机、氧
气、担架、呼吸囊、呼吸机等急救设施
齐全，需要的话，还能增加医护人员
特护。

赵洪军拨打了卡片上的电话，被
告知送人到讷河需要 5000 元， 如果
病人在车上离世，还得再加 5000 元。
他觉得太贵，从老家讷河找了一辆救
护车，谈妥价格 4000 元。

第二天，老伴被人用担架从重症

监护室转到了从讷河开来的救护车
上，赵洪军和两名家人陪着。 就在救
护车即将驶出哈医大一院大门时，医
院保安把车子拦下了。

赵洪军曾向警方回忆， 当时，十
余名社会人员围上来起哄，还有人警
告救护车，“以后别来这地盘，别跟我
们抢饭碗”， 哈医大一院的保安也隔
着铁门帮腔。 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名
家属情绪激动， 从救护车上下来，爬
过伸缩铁门与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
就在这时，赵洪军的老伴不幸在车上
过世了。

专案组民警陈超告诉记者，事
件发生后，赵洪军等家属报了警，说
出院时遭到保安和社会人员拦截。
警方到场时， 阻拦救护车的闲散人
员已经一哄而散， 一名涉事保安因
阻止特种车辆通行被行政拘留。 家
属们则堵在医院门口要说法，“他们
认为，患者死在救护车上，与耽误行
程有关。 ”陈超说。

2019 年 5 月 1 日，哈尔滨市公安
局南岗区分局一举端掉了这个盘踞在
哈医大一院的“黑救护车”团伙，张小
滨、于忠利、迟凤鸣等 23 名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据陈超介绍，该团伙的首要成员
是张小滨，绰号“老三”。

2008 年，张小滨从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的一家农场来到哈医大一院附
近，最初做些卖盒饭、矿泉水之类的小
本生意，后来又在重症监护室帮人“干
白事”，为逝者擦洗身体、穿寿衣。张小
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脑子灵光。杂
七杂八的事情做了一年后， 他发现重
症监护室的很多患者需要从医院到家
的转运服务，于是购买了一辆面包车，
做起了院后转运的生意。

彼时， 哈医大一院附近已有不少
车辆从事类似运营活动， 开的多是私
家面包车。只要把车内后排座椅拆除，
放上一张担架床， 车身喷个红十字标
志，私家车就成了“救护车”。赶上路途
远的患者，转运一趟能挣不少钱。

陈超说，张小滨刚入行时，因为
与同行抢生意打过几次架，之后渐渐
站稳了脚跟。

据医院殡葬服务部的一名职工
介绍，张小滨逐渐将盘踞在哈医大一
院附近的院后转运车笼络到自己麾

下，从各个车辆的转运费中抽成。 比
如有呼吸机的车辆， 每公里运价 12
元钱，车主得 9 元，张小滨抽 3 元；有
担架床的车辆每公里运价 8 元，车主
得 6 元，张抽 2 元；仅在哈尔滨市区
范围内转送病人的车辆每公里收费
6 元，张抽 1 元。

此外，张小滨每年还会向车主收
取 2000 元至 2500 元不等的费用。团
伙成员宿诚告诉记者，张称这些钱是
过节时给医院送礼， 但究竟是否真
送，车主们并不知道。

“最多的时候， 这个团伙有 20 辆
‘黑救护车’，8 辆有呼吸机，16 辆有担
架床，可以跑长途。到今年 5月时，我们
扣押的涉案车辆一共 13辆， 多数为个
人私自改装的‘黑救护车’。 ”陈超说。

6 月 25 日，记者见到了警方扣押
的涉案车辆， 车身或印有医疗机构的
红十字标志或印有蛇杖标志， 车内有
担架床、氧气瓶、心电监护仪、呼吸机
等医疗设备，车上还装有救护警灯。陈
超说，这些救护警灯、警报装置都是团
伙成员从网上、黑市上购置的。

警方调取的证据显示，2009 年，
张小滨注册了哈尔滨康顺救护服务中
心，专做哈医大一院的院后转运生意。
一伙人还在医院门前的铁岭街 73 号
租下了一套单元房， 作为临时办公场
所。不过该公司由于未按时年检，2016
年被工商部门注销。

公司内部的人员分工非常明确。
据陈超介绍，平日里，团伙成员马某负
责在医院各科室、 病房发放救护车小
广告；在重症监护室旁卖寿衣、日杂用
品的邓某， 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患者家
属需要转运的消息， 因此主要负责招
揽生意并与家属对接； 张小滨的表哥
赵某会从邓某处接收转运需求， 并对

“黑救护车”进行排班，调度车辆。
此外， 团伙成员于忠利等人的主

要工作为对付外来救护车， 对他们恐
吓、打砸。如果他们把人打伤了或者被
人打伤了，张小滨就会出面沟通，赔钱
平事。

6 月 26 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
县的救护车驾驶员王守富向记者回
忆，2017 年时， 他受患者家属委托前
往哈医大一院接患者出院。当时，王守
富的救护车刚到住院部楼下， 就被一
伙 8 人围住并警告“外来救护车只能

往里送人，不能接人”。
“后来我说不知道这个规定，而且

是患者家属约的车， 他们觉得我不听
劝告就一顿乱揍。 ”王守富报警后，打
人者赶在警察到现场前就逃离了，王
守富这才将约车的患者拉走。

为了占据哈医大一院，从 2016 年
开始，医院保卫部副部长迟凤鸣、干事
寇世洪出资买了两辆车， 也被拉进了
张小滨的院后转运队伍。

迟凤鸣、 寇世洪主要负责把手医
院大门， 将外来的院后转运救护车拒
之门外。作为回报，他们的车辆不用向
张小滨交管理费就能拉活， 还能被调
度人员分到“好活”。

“一般来说，转运路途远的都是好
活，因为钱多。 ”6 月 25 日，团伙内负
责调度的宿诚告诉新京报记者， 张小
滨交代过， 许多路程远的活都被派给
了迟凤鸣、寇世洪的车辆。而另一种好
活是“拉死人的活”，钱最多，大多派给
于忠利的车， 因为只有他那样的打手
才能镇住场面。

陈超说， 警方抓获于忠利时搜出
了一个记账本，记录着其名下一辆“黑
救护车”的经营情况，仅 2017 年上半
年就收入 47 万元。

个案牵出“黑救护车”团伙

最多时，曾有 20 辆“黑救护车”

一辆“黑救护车”半年收入 47 万元

院后转运供需不平衡

被被警警方方扣扣押押的的““黑黑救救护护车车””


